
高考日南科大考场空无一人，校长朱清时呼吁允许“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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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荡荡的考场

“南方科大私方微博” 的更新止于6

月5日。之后，即使堵在南科大门口，也很

难再从这里获取到有价值的信息。 校长

出走，学生默不做声，但这一切都难以掩

藏背后的复杂博弈。

万春旭的手机快被打爆了， 但他拒

绝见任何陌生人。“这是非常时期， 等过

完这段时间再说吧。”这位来自山东泰安

的南科大学生婉拒的方式与朱清时如出

一辙。

6月7日， 万春旭在深圳市区呆了一

天，8日才在学校里安心上课。“没有人去

参加高考。”7日中午，他肯定地说，同学

们绝对不会去参加高考。

不过南科大的老师们却谨慎地想做

到有备无患。6月2日，南科大就辟出了教

学楼的304、305教室作为考场， 在每张

桌子上都贴好了学生的名字。 在大学里

举行高考，这听起来有些荒诞，有学生当

晚就去拍下空荡荡的考场留作纪念。

高考只是走过场？

万春旭说，5月底， 深圳市教育局一

名官员来到学校，为同学们宣讲政策，开

动员会，“他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各方

面的利弊， 说我们要是毕业能拿到教育

部承认的文凭，又有南科大的文凭，今后

不管是出国深造还是工作， 都相当于上

了‘双保险’。而且不用回原籍，就在学校

里考，考多少分都算数，不会影响在南科

大的学习。”

听完， 同学们顿觉有些发蒙，“大学

都上这么久了，还要参加高考，考多少分

还是在南科大，这有什么意义呢？”万春

旭说。

连校长朱清时自己也始料不及：“这

45个非常优秀的热血青年拿他们一生的

前途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 现在突然叫

他们去参加高考， 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

不说， 回去参加高考就是让所有人都回

到体制内。这样的实验还有什么意义？”

5月30日，有南科大学生在网上发表

公开信表露心迹， 称大家对教育部要求

参加高考虽然理解，但难以接受。

“高考完全是个过场。” 万春旭说，

“我们为中国教育改革做出了最大牺牲，

放弃了一切， 甘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小

白鼠，而高考是要我们回到体制内去。”

失声的朱清时

6月8日下午， 万春旭接到了老师通

知， 说朱清时将带着一些人去学生们学

习的书院， 他估计校长该对学生们讲些

什么了。不过这天下午，他们并没有见到

朱清时露面。

5月27日，朱清时就已赶赴合肥参加

第十一届全国量子化学会议。 恰恰在这

一天， 在问及南科大学生是否要参加高

考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

改革需在法律规定之内进行， 这暗示了

南科大通过自主招生录取的45名学生必

须参加高考。

此后，朱清时不再向外界过多表态，

称目前处在矛盾比较集中的时候， 不方

便接受媒体的采访。

“我们不想在高考这件事上过多地

去炒作。” 南科大一位工作人员也说，并

以不清楚情况甚至不接电话或关机来拒

绝各路记者的追问。

而从2009年9月就任南科大校长时

起， 开放的朱清时就一直坦然地面对公

众和媒体。

“南科大需要学生们支持”

2010年7月初， 离开学仅剩下两个

月，南科大依然没有拿到教育部的批文，

朱清时却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几乎可以

肯定今年要招生。”2011年3月，一再拖延

后，南科大终于开学，学校的“筹”字也被

拿掉。开学典礼上，朱清时激情演讲，说

在南科大校园里，谁掌握真理就听谁的，

没人是靠权力和级别来赢得尊重， 其高

调姿态振奋人心。之后，他又邀请媒体进

入学校参观，并可在校园内随意拍摄。

“我理解朱校长，可能确实有他自己

的难处。”长期关注南科大改革的21世纪

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夹在教育

部和深圳市政府之间， 各种关系很难处

理，如果一旦改革失败，相互间可能都会

推脱责任。”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沉默，但权利是

自己争取的，就像学生们拒绝参加高考，

我不觉得这个行为本身有多么激烈，也

不认为它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激烈反应。”

熊丙奇认为， 南科大要从学生们的行动

中得到鼓舞。

■据齐鲁晚报

南“科”一梦何时成真

朱清时和他苦心经营的南方科技大学集体失声于6月的高考洪流。即便他们选择沉默，选择无言的弃考，却仍然被裹挟在吵得沸

沸扬扬的高考语境中。带领45名学生，扛着“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大旗已经走过9个星期的南科大，再次面临着与体制的磕碰。

高考首日，设在南科大校内的考场终因无人赴考而撤销，有专家认为，迈过了这道坎，南科大的教育改革就还有希望。不过，终日

徘徊在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南科大的前途依然很不明朗。

等到7月1日，《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

行办法》就要施行了，朱清时认为这是南

方科技大学章程的过渡，它会让改革“有

法可依”。

但看到这个暂行办法的文本后，熊丙

奇却觉得大失所望：“里面很多东西规定

得不够明确， 许多东西也都很难执行。”他

对南方科技大学的未来很不乐观。

此前曾说出“改革不能只等着批复”

的朱清时后来也感叹，不管是否能把南科

大建成原来设想的一流研究型大学，“我

们付出的劳动，我们的努力，包括这些孩

子们的参与，都非常有价值，这是通过实

验来回答钱学森之问。没有失败者———南

科大这个理念是成功的。”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赶紧制定南方

科技大学章程。” 熊丙奇认为这还是需要

行政部门的放权，尤其是深圳市政府不能

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南科大，而在现行的

权力框架内，他觉得要解决好南科大财权

和人事权是完全可行的。

然而不管是深圳市教育局还是深圳

市法制办， 如今对南科大均不愿置评。对

于南科大学生弃考，深圳市教育局高教处

称不了解情况，招生办以太忙为由推脱采

访， 政策法规处说无权评论南科大的发

展；对上月底审议通过的暂行办法，深圳

市法制办秘书处则直接说不清楚。

“朱校长现在或许是时候趁机梳理一

下了，比如内部建设上，轻重缓急要分清

楚，我一直觉得南科大有些太急了，它首

先要做的是先建立规章制度， 而不是招

生。” 熊丙奇觉得南科大的改革路径一直

都很不清晰，同时还遭遇着被打回体制内

的危险。

无独有偶，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

家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南方科技大

学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标杆，是照香港科大

的模式办的。但我需要澄清的是，其实并

没有按照香港科大的模式。南方科大可能

参考了香港科大模式，但并没有按照香港

科大模式， 并且现在越来越不像香港科

大。”他觉得南科大的改革还有很多不足。

而在5月6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耶

鲁大学副教授钟伟民在来信中评价南方

科技大学时，认为朱清时的一些做法“违

背常识”。 他说成功的大学教育有着两项

准则：一是其教学总纲包含着教学人员的

集体智慧，二是课程选择能反映出单个教

学人员的学识和风格，而目前的南科大不

具备这两点。

南“科”一梦到底何时成真？熊丙奇

说：“现在的形势实在很不明朗。”

■龚海

南科大改革前程未卜

夹在教育部与深圳市政府之间，朱清

时对各种关系的处理恐怕有些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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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确实需要大胆改

革， 而南方科技大学就是我国高等教育

改革旅途上的“破冰”之舰，它需要教育

部顺应改革需求，破除一切可破之“冰”

即陈规的束缚，为高校改革保驾护航，而

不要抱住“任何学校改革都须依法办学”

不松手。 ■光明观察

●南科大45名学生的拒考算得上是

对高考制度的直接否定, 但这样的行为

显然在现行的制度中充当炮灰的可能性

更大。与其说是走出体制的开拓者,不如

说是寻求更加合理的教育制度的过程中

的牺牲者。 ■荆楚网

●无论是主导改革的朱清时校长也

好，拒绝高考的45学子也罢，他们应该成

为这场教改的志士，而不是被演绎成献祭

悲情的烈士。 南科大45学子此举并非向高

考体制宣战， 不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而

是表达对这场教改的信任和决心。

■扬子晚报

●南科大的改革正逐步煮成“夹生

饭”，虽然也能将就着“吃”，但毕竟不是

原来想要的味道。要把这锅“夹生饭”做

成好吃的饭， 还需要南科大同仁们付出

更多的努力。 ■东方评论


